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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
这套《中国故事》收入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最广、家

喻户晓、人人必知的传统经典故事。大家从中可以看到那些

不朽的神话、寓言、各民族民间传说，还有我们的国宝京剧名

作和武术名流的奇事。这些故事都是按流传的原貌经提炼加

工而编写，又采用传统技法和现代技法相结合的方法绘画。

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故事的内容和价值，还由有关专家做了点

评。所以，这是一套阅读、学习、观赏、收藏功能兼备的精品图

书，它将长久地伴随您，为您的生活增添精神营养，提高您的

生活品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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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懂鸟语的孔一

过去，招信县（今明光女山湖镇）城边有个知名的郎中，

姓孔，叫孔一，据说是孔圣人的后代，专治跌打损伤，方圆百里

无人不晓，求医者络绎不绝。孔一已年过半百，只要是腿伤

者，都亲自上门治疗。他看病收费有个讲究：富户给足药费，

诊费多少看赏，贫苦人家分文不取。所以，孔一行医半辈子

了，家境仍然不宽裕，整日布素食。

一日，孔一出诊回家，路过城中街市，见一猎户卖一猎物，

是一只受伤的大雁。当孔一停足看那大雁时，大雁扑打着它

那受伤的翅膀发出哀鸣，两眼还流下泪来。猎人认得孔一，他

见孔一看雁忙说：孔郎中苦想要这只大雁就提回家，可肥
呢。孔一不由自主摸了一下衣袋，还没说话，猎人已提起受
伤的大雁：孔郎中，不必付钱，我送你的，去年您替我儿治腿
伤分文不收，我还欠着您的人情呢。
孔一把受伤的大雁抱回家，经验伤原来是打伤了左翅膀，

被铁砂子打了几个洞，主骨没断，稍医几日便可恢复。于是孔

一每日为雁换药疗伤。果然不几日伤口愈合，展翅能飞了。

这日清晨，孔一特地买来黄豆喂大雁，边喂边说大雁呀，你
的伤痊愈了，吃完这些黄豆去找你的家吧。那大雁吃完黄豆
后扇着双翅又流下泪来。孔一不知怎么回事，又问大雁：你
怎么啦？飞不动吗？那大雁听懂了孔一的话摇摇头，最后在
翅膀上啄下一根灰色羽毛送到孔一手里，孔一接过又道：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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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我留作纪念吗？大雁还是摇摇头，用嘴叼过那根羽毛挂在
孔一的耳边，然后叫了几声。孔一一听吃了一惊，他听懂大雁

在说：谢谢您好心的人，我要到南方去找亲人，明年春天才
回来，这根羽毛送给您，请您常带在身边，只要把它挂在身边

就能听懂鸟语。说完后，在孔一家上空盘旋一圈后，方才依
依不舍地离去。

从那以后，孔一每日出诊都把那根羽毛带在身边，有时遇

上一群鸟儿在叽叽喳喳，他就把羽毛挂在耳朵上，常听到
鸟儿聊天、谈情说爱在和拉家常。一日，孔一出诊回来，路过

一个草堆旁，看到草堆上许多鸟儿吵吵嚷嚷。他把羽毛挂在

耳边，不听不要紧，一听吓了一大跳。原来鸟儿们说三天后有

一场大风暴，暴雨夹着冰雹，雹大如鹅卵，平地能积四、五寸

厚。孔一回到家把鸟说的事告诉了夫人。夫人说快买些草来

将草厚厚铺于瓦上，并通知了周围人家。别人都笑孔一疯了，

这秋高气爽的天气如何会下冰雹？整个招信县只有孔一一家

在瓦房上铺了厚厚一层草。

第三天一大早，太阳像是和孔一开玩笑起得特别早，晴空

万里，风和日丽，人们更叽笑孔一疯了。孔一也怀疑鸟儿说的

话是否真实。岂料，午时刚过，西北天空像是打翻了墨瓶漆黑

一片。不一刻整个招信城上空像是涂上一层墨，阵炸雷过后，

豆大的雨点撒落下来，像是打漏了水缸。一会就听噼呖啪
啦噪声大作，鹅卵般的冰雹砸将下来，足足砸了有两袋烟功
夫，黑云才随风往东南移去，惊恐的人们见雨过天晴，纷纷跑

出屋，屋顶无一片好瓦，草房却安然无恙。冰雹过后，孔一将

瓦上铺的草清理下来。他家瓦房丝毫无损。有人回过味来，

纷纷过来问孔一是怎么知道的。孔一也不隐瞒，如实告诉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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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。

孔一能听懂鸟语的事，迅速在城里城外传开了。有些出

远门的在出门前还先找孔一问问，每次都很灵验。

这天，孔一又听一群麻雀一边忙着搬家，一边在说：可
惜呀，可惜，这么大的一座城没几天要沉入水底了，太可惜

了！消息非同小可，若是真传出去能救全城父老乡亲，若是
假的，会弄得人心惶惶、鸡犬不宁，县太爷不杀了我的头才怪

呢。正想着，天上又有一群喜鹊飞过，孔一听的更清楚了，一

只黑白相间的老喜鹊说：三天后那场大雨会一连七天不停
点，这城完了。另一只小喜鹊说：雨后水退，城不还是城
吗？老喜鹊说：大雨不停，水排不出去，湖水还倒灌，这块土
地承受不住，会下沉的，到时会房倒屋塌，大半个城是一片汪

洋。孔一听到这里倒吸口凉气：我的老天爷，么大的灾难我
一定要说。于是孔一一边往家跑一边逢人就说：想办法搬
家中，几天后这县城要沉入水里了。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整个招
信城炸了锅。人们纷纷忙着搬家。可就几天往哪搬呢？县太

爷知道是孔一惹的祸，派人把孔一抓来了，老爷要升堂审孔

一，县衙被围的里三层外三层。

县太爷端坐在公堂啪地一拍惊堂木：大胆孔一，你竟
敢妖言惑众，弄得人心惶惶，可知罪？孔一是个知书达理之
人，他把救大雁治伤，大雁赠羽毛，从此能懂鸟语之事一一禀

报老爷，并要求老爷能以县衙出告示，拯救满城百姓。县太爷

平时也知孔一人品好，也不想为难他，要过那羽毛说：我先
试一试，看能否听懂鸟语。孔一递过羽毛挂在县太爷耳边，
可是鸟儿根本听不懂人的话，因主人每次逗它都是是它唱了

一段歌以后，主人准会给好吃的，于是黄雀竟唱了起来：可
源



怜、可怜，真可怜，整天关在笼里边，有吃有喝也有玩，我仍然

想着外边天。众人听黄雀叫得清脆悦耳，可县太爷听懂了歌
词，打开鸟笼把黄雀放了，并对米铺老板说：从今后不让你
养鸟。米铺老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也不好为一只鸟和县
太爷翻脸。孔一心里明白，肯定是县太爷听懂了鸟语。

当天县太爷贴出了告示，告示上说：近日内可能有连日
大雨，望百姓做好避灾准备。由于说的不太严重，很多人也
没引起足够的重视。但有些人家对孔一深信不疑，见孔一抛

弃房产带着能带走的东西搬往西南，也跟着一起搬走了。果

然不出所料，三天后倾盆大雨下个不停，一连几天平地水积三

尺深。因雨区范围较大，积水非但没有流走，湖水却倒流过

来。几日后发生了地陷，招信城除嘉佑院一带保留了下来，其

他均陷入水底。

孔一一行在暴雨没下的前两天就搬走了，在高岗处建了

家。这地点据说是现在七里湖西岸一里多的孔埠。

圆还债

小时候外婆常跟我们讲：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义之
财不能要。谁要是昧着良心巧取别人的财物，那就是欠下了

别人的一笔债。今个欠下的，明个是要还的。外婆怕我们不
懂，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。

说是很早以前，泗县、五河往来于南京的那条古商道，过

去叫江淮中道，就是在这条古道上有个叫土沛的镇子，
也就清朝后期改名为古沛，直到现在还叫古沛的那个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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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。别看镇子不大，可一条东西街道有半条街都是南方过来

的商人。其中有个打油的，原是浦口人，姓蒋，不知叫什么名

字，小一辈人都叫他蒋老板，同辈和长辈人称他蒋蛮子。这蒋

蛮子好手艺，他打的麻油，一是清亮，二是纯香，夏天浇在小菜

上，光闻那香味，就能增加食欲。他在镇上干了近二十年了，

人缘好，生意做得也精，加上这南北商道上贩子们也就认准他

家的油，所以生意十分火红。就在他家一墙之隔，有个做杂货

生意的店铺，老板姓赵，也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因是北方

人，同辈和长辈都叫他赵侉子。这赵侉子讲话有点冲，好抬死

杠子，人缘也不太好，生意做得也小，家境不算宽裕。因和蒋

蛮子是紧邻，两家又都是外乡人，相处的也还算好。蒋蛮子常

常接济赵侉子。赵侉子也偶然回敬一些针头线脑的常用东西

给蒋蛮子。

不知是谁家，也不知哪个先提出要将赵侉子家三岁的女

儿给蒋蛮子做干女儿，这蒋蛮子还真的扯了两丈花布给干女

儿做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套花衣服，这赵侉子也回敬了四坛酒。

两家就干亲家的你来我往了。这年冬天，浦口那边给蒋蛮
子送来信，说是老太太行了。这蒋蛮子要把二十坛香油暂放

在赵侉子家，说是等老太太过世后过了五七再回来。因每
坛都是封了口的，也不怕风吹雨淋，就放在赵侉子家后院顺墙

根摆着。赵侉子还弄了两样小菜请蒋蛮子喝了两杯，算是送

行。这土沛离浦口最多也就是两天的路程，可平时生意太忙

走不了，一年中只有中秋节和过年能回家几天。两个干亲家

道了别，蒋蛮子第二天一早就走了。

话说这天，赵侉子家在后院铺了两张筛子晒豆子，不知是

谁家几只鸡从墙洞里钻进来吃豆子，连吃带刨，豆子滚的到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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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，赵侉子发现了气得抓起一只小板凳就砸，这一板凳飞出

去却砸在了人家蒋蛮子的香油坛上。赵侉子不由得叫了声
不好，心想这下要赔人家一坛油了。岂料坛子砸碎了却不
见一滴香油流出。在阳光下有两锭银子在闪闪发光，甚是耀

眼。赵侉子跑过去一手抓起一只银锭掂了掂：乖乖，都是二
十两的银元宝。赵侉子又打开其它坛子，每坛都有两锭。
二十坛一共有四十锭、八百两。赵侉子惊得目瞪口呆，心想：

这么多银子，别说有了，连看也没看过这么多。乖乖，这蒋蛮

子还真能攒，平日还说打油利小，妈的，利小能攒下这么多银

子？又一想：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肚里不藏着鬼的。去他妈的，

俗话说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外财不发，也该我赵侉子粗几
天腰了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这赵侉子把银了全拿出来收藏起

来，把二十只空坛都装上了油。然后沿墙摆好。人说侉直、侉

直，看来这赵侉子在八百两银子面前系起了肠子。

再说蒋蛮子奔到家后，老太太看了最后一眼就归天了，一

家人忙完了丧事。蒋蛮子过五七三十五天就匆匆赶回土
沛。赵侉子见干亲家回来了，装着无事似的和蒋蛮子一起把

油坛搬回蒋家。当蒋蛮子打开封口一看，个个坛子都满满地

装上了香油，不见了银子。顿时傻了眼，气得要过去和赵侉子

理论。但一想临走时明明说是二十坛油，现在这二十坛油摆

在面前，你要说坛里装有银子，到哪去说呢？蒋蛮子是哑巴吃

黄连，有苦难言。一口气阻在心口窝，病倒了。可最让人生气

的是，这赵侉子一边忙着请大夫，一边一日三餐的送吃捧喝。

土沛镇上下都夸赵侉子是个大好人。没两天蒋蛮子死了。赵

侉子花钱雇人去浦口蒋家报丧，蒋家兄弟姐妹来了好几个，听

赵侉子说干亲家回来后还念叨着老太太，可能是伤心过度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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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。满镇子人都夸赵侉子够义气，蒋家人又见赵家几岁的女

儿披麻戴孝，甚是感激。蒋家的人提出要将蒋蛮子灵柩抬回

去安葬。但所带银两可能不充足，问能否请赵侉子把油坊无

论几个银子变卖了。这赵侉子把胸脯拍着咚咚响。请人
盘了价，连油带东西一共可作四十两银子。可镇上一时没有

愿买，赵侉子便拿出四十两银子自己买了下来。另外出钱替

蒋蛮子买了口上等棺材，还哭得死去活来，说平时蒋蛮子为人

怎么怎么好，对他家小女怎么怎么疼爱。哭得周围人都受了

感动，也都陪着一同流泪。蒋家兄弟姐妹对赵侉子千恩万谢

后，将灵柩运走了。

赵侉子平空得了八百两银子，同时在镇上落了个好名声，

又有了油坊，当地人也都纷纷上他的油坊买油，蒋家兄弟姐妹

在南面也逢人就说这赵侉子油坊，生意越做越火红。赵侉子

很快成了镇上三大首富之一，又讨了二房，一心想要个传宗接

代的。

这天赵侉子就着花生米，喝着两杯酒，觉得酒上了头就早

早地睡下了。刚睡不久，迷迷糊糊就听有人叫亲家、亲家近
来可好。赵侉子一见是阴间地府阎王爷身边的人，看穿着
还是个不小的官呢，当他眨巴眨巴眼睛一细看，原来是死鬼蒋

蛮子。这下赵侉子吓出一身冷汗，认为蒋蛮子来向他讨债。

他想爬起身，可光用劲，怎么也爬不起。这时又听蒋蛮子

说：亲家，你拿了我的银子，可要加倍还的哟。说完朝二太
太房里走去。赵侉子欲阻止，可动不了。正在这时，一佣人大

呼小叫喊醒了赵侉子，那佣人高兴地说：老爷、老爷，二奶奶
生了个带把的。赵侉子拍拍脑门说：我不是在做梦吧？那
佣人跑过来拽赵侉子说：不是做梦，不是做梦，你快到二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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奶房里看看。赵侉子跟佣人来到二奶奶房里，就听婴儿呱
哇、呱哇哭声，再看确实是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。赵侉子忙
活了半夜，回到大奶奶的房里，这大奶奶因生了个丫头后再也

没翻泡。这下二奶奶生了个带把的得宠了，大奶奶有点醋意，

见赵侉子鬼鬼叽叽过来，冲他来了一句：生个带把的就了不
起了，我看是个讨债的。大奶奶这一提，赵侉子又猛然想起
刚才的梦。巧的是蒋蛮子来讨债，不冲赵侉子来，偏偏走到二

奶奶的房里，而凑巧的是二奶奶生了个男孩。赵侉子倒吸一

口凉气暗思：乖乖，可能是蒋蛮子来投胎讨债的。听人说城隍

庙的小鬼每三年换一次。这蒋蛮子死了正好三年了。从此，

赵侉子心神宁，老是想着这家伙投胎，怎么个讨？会不会是个

逆子，成人后吃喝嫖赌败尽家产？

岂料这孩子还真争气，出了娘胎一直没病没灾，一分多余

的钱也没花过。十分听话，十分孝顺，十分聪明。读书过目不

忘，作诗文惊傻了先生，十四岁时参加乡试中举。后被选官干

了个知县，因为官清廉，深受百姓爱戴，几年功夫官升四品做

了知府。赵侉子看儿子耀宗光祖，频频升官，早把那梦忘得一

干二净。可就在做知府的第三年，赵侉子的儿子偏偏参加了

什么变法。神宗皇帝死后，哲宗继位，高太后临朝听政，起
用了旧派首领司马光为相。司马光为相后对新人新法一概罢

除。赵侉子的儿子因参加了新法被革职。赵不服，上书力辩，

高太后生气，要杀鸡给猴看，就拿赵侉子儿子开了刀，杀了头，

抄了家，没收了全部家产，就连赵侉子的小油坊也给封了。佣

人们又一个个走了，赵侉子比以前更穷了。这时他又想起了

许多年前做的那梦。才相信了昧良心的歪财不能要。他用自

己的经历把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外财不发改成了马无夜
怨



草不肥，人有外财不发。

猿吴义能丢官

唐代，招义县（今明光市女山湖镇）有个人叫胡洪，入赘

在街南头豆腐坊汪家为婿。这胡洪长得是一表人材、人高马

大、宽头大脸，可自古有人不可貌相，海水可斗量之说，胡
洪好吃懒动，还有个好赌的毛病。汪家豆腐坊是县上有名的

汪氏老豆腐。汪老汉膝下有三个女儿，老伴早年过世，老大、

老二都先后出嫁了，留着老三意在招个能干的女婿入赘，将汪

氏老豆腐手艺传下去。媒婆一说，汪老汉一相就看中了胡洪。

这胡洪家境清贫、无钱娶妻，因此，小伙子虽生得漂亮，但二十

有五还没订上门亲，入赘汪家当然一百个愿意。

婚后头个把月里胡洪还算好，起早摸黑和老泰山一起经

营豆腐生意，妻子汪桂花对丈夫十分满意。一个月过后，胡洪

经不住原先一帮酒友赌棍的死磨硬拽，又旧病复发，隔三岔五

地出入赌场、酒楼。开始时汪桂花忍着性子，劝丈夫走正道。

这胡洪不听，小俩口子逐步不和，多有龃龉。一日胡洪突然失

踪了，胡、汪两家都很焦急，四处寻找，可是一个月过去了，音

信全无。胡家的老母亲对儿子的突然失踪心有疑惑，认为是

儿媳谋害了儿子，就向官府报了案。

县太爷吴义能是个京考的举人，濠州人，年头才被授招义

县县令官职，对一些较大案子不知从何下手，常依靠师爷出点

子。话说吴义能接到胡家报案后，苦思冥想，难以决断。老套

路，又请师爷邵某给他拿主意。正巧这邵师爷也住街南头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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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家的情况也略知一二。邵师爷说：汪家三女，是我看着长
大的，大女二女腼腆温和，三女汪桂花活泼好动，人长得不算

太出色，但也是亭亭玉立，顺眼得很。小俩口三天两头争争吵

吵，胡洪不知为什么不愿帮汪老做豆腐，很多活汪老汉干着明

显吃力，前阵子听说汪老汉从石村把他一个外甥接过来帮忙，

这个侄儿是汪老汉妹妹家的老儿子，今年二十岁，尚未成家，

小伙子也生得浓眉大眼高高大大，人也勤快⋯⋯。邵师爷
还要往下说，县太爷吴义能摆手止住了下文，一边笑嘿嘿
地点着头，一边若有所思的一板一眼地说：奸杀。邵师爷
嗯了一声说：老爷高明！
吴义能派人将汪老汉、汪桂花、汪桂花的表兄桑星一一抓

获，带上枷锁，推上大堂，要他们把谋杀胡洪的犯罪经过从实

招来。汪老汉等三人一怔，大喊冤枉。

吴义能大怒，啪地一拍惊堂木，骂道：大胆奸夫、淫
妇，不吃点苦头，怎肯如实招来！又朝两边衙役喝了声：大
刑伺候！
两边衙役一个个如狼似虎扑上来，不由分说按倒汪桂花

和桑星，棍棒齐下，一五一十直打得皮开肉绽、鲜血直流。汪

老汉一见，跪在地上膝挪至大堂桌前，一边咚咚磕着响头，
一边高呼冤枉。
吴义能又一拍惊堂木大叫老儿大胆！不打你个皮开肉

绽你也不老实。于是又对左右衙役喝道：重打二十大板！
衙役们又将汪老汉按倒，举起大棒打起来。

汪桂花一见父亲被打，拼命爬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父

亲。桑星爬在地上大喊：老爷，冤枉呀！汪桂花被衙役拽到
一边，继续一五一十地打着汪老汉，这一棍棍比打在汪桂花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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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身上还痛，大叫：老爷住手，我从实招来。喊完竟昏死在
老爷大堂。

吴义能喝令将汪老汉和桑星拖入大牢，留下汪桂花做大

堂供词。拖走汪老汉和桑星后，衙役端来一盆凉水泼向汪桂

花，汪桂花醒来，邵师爷供词写好，大体是：民女汪桂花，与
丈夫胡洪不和，常有龃龉，后看中来汪家帮忙的表兄桑星，勾

搭成奸，被胡洪发觉，怕闹出去坏了名声，便伙同奸天将胡洪

杀害。邵师爷变腔变调地高声念了一遍，问汪桂花属实
否？汪桂花昏昏沉沉半个字也没听进去，根本作不出反应。
两边衙役拖住汪桂花的手在供词上按下了手印。

次日又审桑星，开始桑星怎么也不愿屈招，无奈被打得死

去活来，又见汪桂花已在供词上按了手印。承认是死，不承认

也是死，不如先认了到时吃那一刀之苦，省得平白无故被打得

皮开肉绽，生不如死。也就在邵师爷的供词上画了押，按了

印。

汪桂花和桑星被打入死囚牢，汪老汉被放回家，吴义能要

师爷把案卷整理申报。在整理中邵师爷提出，光有供词不行，

人命案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才行。吴义能一拍脑门自言自语

道：乖乖，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？于是又审犯人。
汪桂花无故受了这么大罪，越想越气那胡洪，有时恨得咬

牙切齿的，心里骂道：早知如此，倒不如当初真的把他杀了，
跟了表兄这样的好男人就是一天也好。于是当吴义能重审
问她胡洪的尸体哪去了时，她气得随口答道：尸体被我们解
剖，割下肉煮熟了喂野狗了。这本是句气话，可是吴义能就
要这话，他忙叫师爷快快记下，邵师爷插嘴道：肉喂狗了，那
骨头呢？汪桂花道：骨头被我们扔进后院的枯井中去了。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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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义能像是得了狗头金子一样，忙派人去汪家后院，果然

有一口枯井，派人下枯井果然寻得一些碎骨头。吴义能忙用

布包好碎骨。

奸天淫妇在押，白纸黑字大红手印的供词在握，一包白骨

在手。这奸杀案到此也应结案了。于是吴义能将供词、物证

和盖有招义县衙大印的文书一起申报濠州府。

濠州知府金大明一听说招义县衙报来一命案卷宗，立刻

上堂审理，先看了供词，后又看有堆白骨，认为吴义能办案有

板有眼，汪桂花和胡洪不和，与表兄朝夕相处，日久生情，做出

一些荒唐之事也是有的，奸情暴露，情急之中杀了本夫也顺常

规。这金知府办事，尤其是命案不立刻下结论，每隔一两天，

都会将卷宗重看一遍。连看三次后再无破绽疑问方才下结

论。在看第二遍胡洪被杀案时，金知府心中顿生疑团：一是只

有些分辨不清的细小骨头，无主要部位的骨头；二是胡洪死不

到两个月白骨不应出现霉腐；三是明显可看出碎骨不是同一

个时期的。金知府估计此案有蹊跷，他要招义县将人犯押往

府城。

汪桂花和桑星被囚车押往府城濠州。当天下午金知府就

升堂审案。汪桂花和桑星被押上知府大堂，齐声喊冤，将在招

义县大堂上的供词全部推翻。双双骂那县令吴义能是无一
能，是一个书呆子，不应该当招义县父母官。
金知府拍过惊堂木正言道：人犯汪桂花、桑星听着，本

府问你们，理应如实招来，不得胡言乱语。
金知府问：你们二位平时有无染指？
汪、桑同时答道：没有。
金知府又问：那你为何招供通奸，又杀胡洪，分尸煮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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喂狗，碎骨扔入枯井，如实说来！
汪桂花说：招义县令不问青红皂白，只用酷刑打得我皮

开肉绽，这倒也罢，可怜我那老父六十有五也跟着受刑，民女

在昏官面前就是有一百张嘴也无法辩清。一为解救父亲，二

为免皮肉之苦，民女就屈打成招。我说将胡洪分尸煮肉喂狗

是一时气话，那枯井中的碎骨是民女家平时吃的狗骨和羊骨，

而那些碎骨也不是一年抛下的，吴县令有眼无珠，人骨狗骨不

分，新骨陈骨不辨，府台大老爷英明，望为民女做主。
接着那桑星道：我是被舅舅请来替他的豆腐坊帮忙的，

整天起早摸黑，睡觉也是和舅舅同住一室，平日只有吃饭时才

能和表妹见面，再说表妹已为人妻，桑星根本无非分之想。吴

县令硬要将这事往我头上栽，三天两头用刑，后来看表妹屈招

了，我不招也是死路一条，不如招了，免受些零罪。
金知府听后，叹气道：看来你们是受了不少委屈。只是

那胡洪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此案一时也难定论。命左右替
二人卸掉刑具，暂时关进府牢中，从优照顾。

再说那祸根胡洪，因在赌场一夜输了四十两白银，打的是

欠条，答应五天内还；否则剁掉右手，或用妻子当四年佣人抵

债。胡洪知道五天内无法还清赌债，想一走了之。岂料，胡洪

走后，胡、汪两家同时找人，债主知道胡洪躲债也没声张。谁

知后审出了人命案，债主以为胡洪为赖死，怕声张出去吴县令

认为他逼死胡洪，所以也就没敢说。胡洪逃出家门跑到金陵

找了个打更的活。前日半夜打更在一家妓院门前碰到了招义

城中布店的马老板。马老板是在金陵进货的。胡洪忍不住上

前认了。开始马老板吓得半死，不知面前胡洪是人是鬼。胡

洪对马老板说了逃赌债的实情，马老板缓过神来后把家中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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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胡洪忍不住痛哭流涕。与马老

板分手后，胡洪想了很多，日汪桂花虽然和他常叮当，但都是

为了他赌、睡、懒的琐事。越想越觉得妻子是个好女子。又想

老泰山辛苦一辈子到老还想把祖传的做豆腐的绝活传给他，

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岳父大人，于是第二天一早收拾好东西就

回家去了。

胡洪日夜兼程，直奔濠州府而来。

咚咚咚一阵击鼓声，连连喊冤声。金知府急忙升堂，
衙役带上击鼓人一问，正是那肉被煮熟喂狗的胡洪，胡洪
一五一十当堂陈述了离家经过和表示悔恨心情，金知府越听

越气，喝左右先重打十板。胡洪被打得屁股流血，但一声没

吭。他觉得应该打。金知府命人将牢中汪桂花和桑星带到大

堂。汪桂花一看到胡洪不顾一切冲上去抱着胡洪的脖子就是

一口，咬得鲜血淋淋，胡洪泪流满面，不躲也不让，任妻子咬，

任妻子骂。

一切真相大白，金知府终于将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卸下

了。他击板宣布，从此胡洪不得再赌，不得打骂妻子，孝敬岳

父，好好经营豆腐坊。以后每隔两个月我派人去查看一次，如

有违背打入大牢。桑星受了皮肉之苦被关押了几个月，官府

赔赏圆园园两白银，此银由招义县令吴义能个人承担。将吴义
能马虎办案，险些造成千古奇冤一事禀报皇上。皇上下旨撤

了吴义能招义县令之职。

据说吴义能回家后设蒙馆当了先生，讲道中常拿自己那

次失误险伤无辜告诫弟子，做事一定要亲自经历，二要细心，

绝不能任他人摆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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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文昌阁

津里北有一座占地近猿园平方米，高近员园米的跨街楼，建
于清朝乾隆年间。楼正面有盱眙知县亲书文昌阁三个镏
金大字。这文昌阁是一个农民和一个秀才捐资共建的。这里

有一段传说。

相传津里西有个鲍村。村上有个勤劳朴实的青年农民鲍

重贵，他和镇上一个叫周良清的秀才，自小在一个学堂里读过

两年书。后来鲍重贵因家贫交学费，停了学回家放牛去了。

但他直相互往来，成人后关系逐步加深，成为知已。

一年，腊月二十四，周秀才一家上下忙着扫尘。因津里一

带兴在腊月二十五过祭灶节，紧接着就是忙着迎新年。周
家佣人在整理家堂时，顺手将一对银烛台放进香烛篓里，还没

来得及放回原处，风风火火跑进一个半大小伙子：娘，嫂子
要生孩子了，爹叫你快回去。佣人丢下手中的活，回家去了。
世上也就有这巧的事儿，佣人刚走，鲍重贵拎了两只老母鸡来

了，在堂屋转了一圈没见着人，因送的礼轻，没好意思见老朋

友周良清，见了又怕他不要或是回赠一批年货，把鸡放在墙角

就走了。出门没走多远正遇上周秀才的老婆，周秀才老婆客

气地要留鲍重贵吃饭。这鲍重贵是个老实人，平时话就不多，

见着女人更是没话。当时周秀才老婆拉他回去，要他吃了饭

再走，这鲍重贵脸羞得通红，双手紧紧抱在怀里，不愿回去，只

说待大年初二再过来拜年。

当天晚上，周秀才发现家堂上那对银烛台不见了。问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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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没看见。周秀才十分生气，因那对银烛台是祖上用了三锭

银子打造的，在周家已用了两代人。周秀才说定是被人偷走

了，于是一个个问。最后周秀才老婆联想起下午鲍重贵的举

动和神色，悄悄告诉了丈夫。丈夫听了直摇头：不可能，不
可能，这鲍重贵是自幼到大的朋友，人憨厚诚实，怎会干这小

偷小摸之事？周秀才的老婆说：肯定是他，我拉他回来说等
吃了饭再走，他死活不依，双手在怀前抱的紧紧的，脸红到脖

根子。周秀才还是不信，自言自语道：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
能呢？我们相了近二十年了。周秀才老婆也摇头叹气说：
人是会变的，我看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
大年初二，鲍重贵果然来给老朋友拜年，一阵寒暄后，鲍

重贵见周秀才脸色不对。俗话说：出门看天色，进门看脸
色。今个朋友笑脸不真，像是勉强憋出来的笑脸。鲍重贵心
里不解，顺口问道：怎么，今天不高兴？看你脸色像是阴
天。周秀才碍于近二十年的交情，实在不好意思把怀疑他偷
烛台的事直接说出来，于是就开始绕弯子。周秀才问道：重
贵，今年收成如何？鲍重贵说：还可以，就是年年借牛用麻
烦，年三十下午我拾了个巧，村东老刘家全搬南京去替他亲家

照看生意，临走把地和牛都变卖了。我咬牙买了他家的那条

大牯牛，你猜多少钱？他看看周秀才没反应，又继续说：才
一锭银子。周秀才突然插话说：哟，你还存有银子？鲍重贵
说：嗨！都是我亲戚借的。周秀才老婆是个直肠子，她听丈
夫说话绕弯子，忍不住了，直截了当地说：重贵呀，你和良清
是近二十的老交情了，你要是有困难直接说一声⋯⋯鲍重
贵抢话头说：嫂子客气了，就一锭银子，几个亲戚也都给面
子，我一张嘴也就凑够了，要是凑不齐，我当然会过来向嫂子

苑员


